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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巨川：锻造“博洋基因”
记者 王婧 管如镜 通讯员 许淑敏

在宁波，说起博洋这个品牌几乎无人不知，但是提及其掌门人
戎巨川，估计知道的并不多。

戎巨川很低调，网上鲜有他的个人报道。
采访那天，他身着淡蓝色短袖衫和浅灰色裤子，穿着一双黑色

布鞋，出现在博洋的创研基地“创客157”。
“其实我很怕采访，有十多年没有这么面对面接受采访了。”他

笑容可掬地同记者握手，缓缓地说。
从国企诞生、改制，发展至今，博洋刚好历经一个甲子。
“在60周年之际，连续两晚我都没睡好，一直在思考：企业能

做到60年的很少，能做到百年的更少。博洋的特点不多，资源也
有限，能‘混’到今天，靠的到底是什么？”

“想透了以后，也许能够指导我们未来的40年，让博洋成为百
年企业，然后再迈向两百年、三百年，有没有可能？”

他认为是有可能的，但是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去支撑，那
就是“企业的基因”:。

“是那种建立在烈火真金的锤炼之上的企业基因，坚持本心，
不断优化、成长。”

艰苦创业是博洋发展的第一个基因。
博洋的前身是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宁波手帕厂（后

改名为宁波永丰布厂）。
1958年，中国开始“大跃进”运动。那时，国民经济比

例严重失调，为了安置社会闲散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政
府鼓励大家去自救、自助、自己创业。

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永丰布厂蹒跚起步。大家把家中的
碎布、棉纱等拿来创业，缝制各种手帕、抹布等。

戎巨川至今仍清晰记得第一次到永丰布厂报到的情景。
1982年，他从浙江省纺织工业学校（浙江纺织服装技术

学院的前身）毕业，被分配到永丰布厂。
当他满怀憧憬地走进永丰布厂，眼前的景象令他瞠目结

舌，“这哪是工厂，更像是恐怖片中的场景。”
那天是2月1日，下过的雪还未融化，天气特别寒冷。

当他七拐八弯找到永丰布厂的时候天已经漆黑了。
春节刚过，工人还没有上班，又遇上停电。门口写着宁

波永丰布厂的牌子，勉强能看清字，一个类似刷卡的机器沾
满了污渍，门卫室有两个人点着蜡烛在值班。工厂内的房子
破败不堪，很多窗户没有玻璃，就像一只只黑洞洞的眼睛盯
着人，“真的让我不寒而栗。”

其实，戎巨川当时所看到的工厂已经是条件得到很大改
善后的模样了——宁波永丰布厂是由棉纺厂、麻纺厂、石棉
厂和针织厂等多个厂逐渐兼并改造出来的。

“我一直在想，当时究竟是什么基因使我们生存下来，发
展起来？”

“正因为出生在艰苦的环境中，永丰布厂的求生欲望特别
强，这正是我们一脉相承的基因——艰苦创业，一直推动着
我们前60年的发展。”戎巨川说道。

艰苦创业 博洋的第二个基因，就是尊重知识和人才。
工厂虽然破败，但是这个厂尊重知识和人才的传统始终如

一。“这也是博洋如今一以贯之的另一大基因。”戎巨川说。
当时，戎巨川是厂里唯一的大学生，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大

学生”，以致于当时有同学去工厂找他，没有人知道戎巨川是
谁，只知道有一个大学生。

戎巨川被分到设备科实习，10个月后，由于工作能力突出，
被安排到织布车间当副主任，之后陆续担任车间主任和副厂长。

1986年，工厂濒临倒闭，24岁的戎巨川临危受命，被推选
为厂长。

戎巨川似乎总是快人一步。
上任之初，他便大胆地与上海一家大公司搞联营，并大刀阔

斧进行技术改造，使企业起死回生。
1989年，因国际市场变化，企业产品大量积压。戎巨川果断

选择开发新产品——开司米童装面料，当年企业就创利100万元。
后来不少企业纷纷效仿，市场一落千丈。此时，戎巨川又在

酝酿新的大动作。
“当时，我们的工人其实挺难管理的，因为是大锅饭，做多做

少他们拿到的钱是定额的，积极性并不高。”戎巨川说，他就想了
个办法，把工人们的工资和工作量挂钩，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前卫”的做法。工人们的积极性得以激
发，“以前一下班工人们就争先恐后地回家了，变革以后，工人
们宁愿多加班。”

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1990年，永丰布厂的销售额突
破了1000万元。

彼时还有一件事困扰着戎巨川。
当时销售渠道并不掌握在工厂，而是在“外销员”手里，这

样一方面造成工厂与市场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让工厂很被动，
订单往往要滞后至少一个季度。

自那时起，品牌意识便进入了戎巨川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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